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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的亲社会效应：小我与真我的作用* 

赵  越  胡小勇  马佳馨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西南大学人格与认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715) 

摘  要  敬畏是一种对浩瀚的刺激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的刺激的情感反应。大量实证证据显示, 敬畏

可以促进各种形式的亲社会行为。至于其中的心理机制, 小我假说认为, 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

的渺小感, 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 进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 真我假说则认为, 敬畏有助于促

进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的世俗关注向更大的精神存在转移, 激发了个体对其真实自我的追求, 进而促进了亲

社会行为。小我与真我假说可以在“大二”框架下进行整合, 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动维度(真我)和共生维度(小我)

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未来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的心理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促进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措施, 以期为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心理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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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顶上看风景, 盯着被星星点缀的黑暗天

空, 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被表达出来……

所有这些情境都能诱发一种特殊的情感：敬畏。

在社会学、哲学和宗教等领域中, 人们对敬畏的

兴趣始终如一, 认为这种情感与审美反应、政治

变化和宗教转变密切相关(Burke, 1990; Keltner & 

Haidt, 2003; Weber, 1978)。但在心理学研究中, 敬

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它能

被作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主要得益于

Keltner 和 Haidt (2003)的开创性工作。建立在

Maslow (1964)和 McDougall (1910)等少数先驱者

的研究基础之上, Keltner 和 Haidt (2003)首次提出

了敬畏的原型模型, 对敬畏进行了系统的概念化; 

指出敬畏可以重新定位人们的生活、目标和价值

观; 并认为令人敬畏的事件是使个人成长和改变

的最快、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最近的研究发现, 敬

畏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敬畏可以让人们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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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他人联系在一起(Bai et al., 201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认同更宽泛的群体类别 , 如

“人类”或 “地球居民” (Shiota et al., 200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产生亲社会行为

(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 Stellar 

et al., 2017)。这种通常由非社会性刺激引发的情

感为什么会导致亲社会的结果？基于小我假说与

真我假说 , 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回答 , 

系统地探讨了自我不同方面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中发挥的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 对这一问题的

探讨将有助于推进第三次分配战略的实施。第三

次分配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 通过个人收入转

移、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再

一次分配(厉以宁, 1993)。作为一种典型的亲社会

行为, 慈善捐赠被认为是第三次分配的基础及主

要载体(邓国胜, 2021)。在探明机制的基础上开发

出有效的干预策略 , 充分发挥敬畏的积极作用 , 

将有望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

略提供科学的心理学方案。 

1  敬畏 

敬畏(awe)是一种对宽广、浩大的刺激(例如, 

高大的树木、日落), 以及现有心理结构无法适应

的刺激产生的情绪反应(Perlin & Li, 2020)。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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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边界模糊但具有核心特征的情绪, 即浩瀚感

和顺应的需要 (Keltner & Haidt, 2003)。浩瀚感

(perceived vastness)是指对刺激物的感知, 认为它

在知觉上和/或概念上是巨大的。例如, 观看宏伟

的大峡谷和理解复杂的相对论都可以算作敬畏的

潜在诱因。更关键的是, 这种刺激极大地扩展了

观察者在某些维度或领域的通常参照系, 产生了

顺应的需要。顺应的需要(need for accommodation)

来源于皮亚杰的认知理论, 指的是当所面临的刺

激和现存的认知图式不符时, 个体根据新输入的

刺激来改变原有认知图式的需要。例如, 在理解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 人们必须改变他们原有的

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简而言之, 敬畏产生于一

种由比自我或自我的已有认知参照框架大得多的

刺激所引起的感觉, 即浩瀚感; 而这种感觉需要

新的心理表征来理解, 即顺应的需要(赵小红 等, 

2021; Keltner & Haidt, 2003; Monroy & Keltner, 

2022; Weger & Wagemann, 2021)。 

敬畏的核心特征决定了某种情绪能否被归类

于敬畏家族, 所有涉及到以上两个特征的情绪体

验都可以被认为是敬畏家族中的一员(Keltner & 

Haidt, 2003)。此外, Keltner 和 Haidt (2003)还确定

了敬畏的五大边缘特征, 边缘特征则解释了不同

敬畏状态之间的差异, 这些特征通常与敬畏的诱

发因素有关, 可以对敬畏体验进行调节, 从而引

起不同种类的敬畏 , 导致了这种体验的多样性 , 

包括美的敬畏、能力的敬畏、美德的敬畏、超自

然的敬畏与威胁的敬畏(周凌霄 等, 2022; 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具体来说, 

基于美的敬畏指的是观看具有美感的事物时所引

发的敬畏体验 , 这些体验带有审美愉悦的味道 , 

例如观看兵马俑、金字塔时的体验(Schindler et al., 

2017)。基于能力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具有卓越能

力、天赋和技能的人引发的伴随钦佩感的敬畏体

验, 例如观看一个优秀运动员比赛时的体验(Onu 

et al., 2016)。基于美德的敬畏指的是个体被表现

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人所引发的带有提升感的敬

畏体验(Haidt, 2003), 例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

说读到袁隆平的生平时产生的体验。基于超自然

的敬畏则指个体所具有的带有宗教或精神成分的

敬畏体验, 常出现在个体感知到上帝或其他超自

然实体的时候并伴随着不可思议的感觉(Bussing, 

2021)。基于威胁的敬畏指的是个体面对威胁和危

险时产生的带有恐惧感的敬畏, 例如面对具有威

胁性的自然景象 (暴风雨 )时产生的体验 (Gordon 

et al., 2017)。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敬畏体验, 只有

在敬畏的核心特征(浩瀚感与顺应的需要)被确立

后才会出现。 

2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尽管敬畏常常由非社会性的刺激所引发, 它

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效应。典型的敬畏被归类为积

极情绪中的一员, 因为它最经常被体验为积极的

价值(董蕊 等, 2013; Shiota et al., 2007)。作为一种

积极的情绪, 敬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

好处。敬畏可以减弱个体的自我意识(Piff et al., 

2015), 使人们感到与他人或集体紧密相连 (Bai 

et al., 2017), 并增强生命意义感(Dai et al., 2022)、

幸福感(Sturm et al., 2022)和谦逊感(Stellar et al., 

2018)。此外, 经历过敬畏的个体表现出了较高的

合作性(Joye & Bolderdijk, 2015)、较低的攻击倾向

(Yang et al., 2016)和对金钱的欲望(Jiang et al., 

2018), 并更少地采取道德冒险行为 (李明  等 , 

2019)。更重要的是, 敬畏似乎对个体的亲社会性

产生了广泛的促进作用。在多项相关研究中, 研

究者发现特质敬畏与被试在亲社会倾向测量上的

得分呈正相关(Fu et al., 2022; Jiao & Luo, 2022; Li 

et al., 2019; Lin et al., 2020)。 

无论是在以帮助为主还是以分享为主的亲社

会行为中,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都得到了实验证据

的支持。通常, 研究者认为以帮助为主和以分享

为主的亲社会行为分别反映了人们对工具需求和

未满足的物质欲望的反应(Dunfield, 2014)。许多

实验研究都支持了敬畏对帮助行为的促进作用

(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 在自然情景中, Piff 等人(2015)通过

让被试沉浸在一片高耸的桉树林中来诱导敬畏状

态, 并与注视高大建筑物的条件进行了对比。他

们的研究结果发现, 敬畏条件下的被试向实验者

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表现为帮助假装无意掉落 11

根铅笔的实验者捡回了更多的笔。此外, 敬畏同

样促进了人们付出更多时间来帮助他人 (Guan 

et al., 2019)或慈善机构(Rudd et al., 2012)的倾向。

一项在组织背景下展开的研究同样发现, 对在工

作场所中经历的敬畏的回忆, 其中包括了对组织

或同事能力的敬畏, 增加了被试以较低报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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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进行另一项研究的意向, 以及后续的真

实帮助行为(Meng & Wang, 2022)。对于分享行为, 

大部分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Guan et al., 2019; 

Luo et al., 2022; Piff et al., 2015)。例如 ,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 Luo 等人(2022)引导

被试回忆并沉浸于某个在疫情期间让他感到敬畏

的时刻, 结果发现, 回忆医务工作者不顾自己的

健康, 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战斗等敬畏时刻的实

验组被试比娱乐组和中性组, 捐赠物资的意愿更

强、捐赠金钱的数量更多。这一结果支持了基于

美德的敬畏对分享行为的促进作用。然而, 也有

少数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Joye & Bolderdijk, 

2015; Rudd et al., 2012)。例如, 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由自然景观诱发的敬畏虽然强化了亲

社会价值观, 但没有提高人们向受灾者分享金钱

或物品的意愿。但他们认为这一结果很可能受到

了额外变量的干扰而不反映真实的效应。此外 ,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上述的研究中, 外显的亲社会

性测量可能会夸大人们在敬畏诱导后表现出的善

良倾向, 因此他们进一步采取了一种内隐的方法

测量亲社会倾向, 结果发现对敬畏的诱导会增加

自发的慷慨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亲社会意

图, 这些帮助情境被隐藏在一些看似与亲社会无

关的情景中以掩盖真实的实验目的 (Prade & 

Saroglou, 2016)。总之, 上述发现为不同类型敬畏

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包括对自然之

美、对他人的美德和能力的敬畏。这些敬畏都不

涉及到威胁、恐惧或害怕的感觉, 被研究者们认

为具有积极的情感基调 (Gordon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这支持了积极敬畏对亲社

会行为的促进作用。 

综上可知, 先前的多数研究都认为敬畏是一

种积极的情绪状态(Cao et al., 2020; Piff et al., 

2015)。然而, 在近期开展的部分研究关注了敬畏

的消极方面——基于威胁的敬畏。这是一种带有

恐惧色彩的敬畏, 通常由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如海

啸和龙卷风)或专制的独裁者所诱发(Gordon et al., 

2017)。基于威胁的敬畏是否能增加亲社会性？一

些研究者认为基于威胁的敬畏同样可以促进亲社

会性(Guan et al., 2019; Piff et al., 2015; Seo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例如, Piff 等人(2015)探

讨了消极的和非自然的敬畏体验对亲社会倾向的

作用。研究过程中, 使用威胁性的自然刺激(龙卷

风、火山)和非自然的刺激(彩色水滴与一碗牛奶的

碰撞)诱发被试的敬畏状态。结果表明, 消极的敬

畏和非自然的敬畏均可以显著地增加被试的亲社

会倾向。后续研究者将消极形式和积极形式的敬

畏加以对比。被试观看诱发积极敬畏的自然全景、

诱发消极敬畏的自然灾害视频或中性对照视频。

诱发消极敬畏的视频来自 BBC 的《地球星球》, 由

在火山、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拍摄的片段

组成(Gordon et al., 2017; Jiang et al., 2018; Piff 

et al., 2015)。情绪评估表明, 积极和消极的视频能

够成功地唤起不同类型的敬畏, 在消极敬畏下被

试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威胁水平。随后完成亲社会

倾向测量。结果表明, 在积极和消极敬畏条件下

的被试均比在中性条件下的被试倾向于向失业的

陌生人捐出更多的金钱, 并且两种条件之间没有

显著的差异(Guan et al., 2019)。上述研究为威胁敬

畏的亲社会效应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而另一

些研究者则认为威胁敬畏与恐惧、较低的自我控

制和较高的情境控制有关, 这将导致较低的亲社

会性(Gordon et al., 2017;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例如 , 

Septianto, Nasution 等人(2022)使用慈善广告操纵

基于威胁的敬畏, 通过在广告中加入(或不加入)

洪水的图像来激发高水平(或低水平)的威胁性敬

畏, 并通过在广告中强调“为什么”或“如何”的信

息操纵建构水平。尽管威胁敬畏的主效应不显著, 

但在低建构水平的条件下, 研究者发现经历了高

水平威胁敬畏的被试会做出更少的慈善捐赠。总

之, 基于威胁的敬畏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两种相

反的效应, 在这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机制。 

3  敬畏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 

依据情绪的社会功能取向可知, 情绪会影响

与自我相关的认知, 从而使个体能够适应不断变

化的社会环境(Bai et al., 2017)。研究显示, 短暂的

情绪状态可以以系统的方式对自我概念产生影响

(Oveis et al., 2010; Tracy et al., 2014)。也就是说, 

情绪可以通过影响自我这一核心中介促进人类在

群体中生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Bai et al., 

2017)。那么, 敬畏的亲社会效应是否是通过自我

这一核心机制起作用的？研究者们给出了肯定的

回答(Jiang & Sedikides, 2022; Piff et al., 2015; 

Shiota et al., 2007; Stell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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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小我假说 

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

激物上, 敬畏将促进个体产生一种“小我” (small 

self)的感觉, 这是一种感到自我渺小、减弱并感到

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小我假说提

出“小我”是敬畏体验促进亲社会反应的核心机制

(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根据这一立场, 

敬畏将通过减少自我导向的关注来促进亲社会性, 

这反过来使更多的注意力可以用于他人导向的关

注(Perlin & Li, 2020)。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小

我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操作(即相对于自我的浩

瀚感、自我减弱感和感知的自我大小), 但小我的

中介作用仍得到了大量实证证据的支持。例如 , 

研究发现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图或视频、站

在自然中注视高耸的树木以及每天进行敬畏之行

都有助于产生自我渺小感, 并促进个体的亲社会

性(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 Sturm et al., 

2022)。具体而言, Piff 等人(2015)使用视频法来诱

导敬畏感,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敬畏、娱乐或中性

条件中的一个 , 敬畏条件下 , 向被试呈现来自

BBC 地球系列的自然片段, 该片段由风景优美的

远景、山脉、平原、森林和宏大的峡谷所组成。

而后, 被试完成了对小我的测量, 如“我觉得自己

很渺小或无足轻重”或“我觉得有比自己更伟大的

东西存在”, 这些项目反映了相对于自我的浩瀚

感(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感知)和随之而来的

自我减弱感(自己的存在和目标相对来说是无足

轻重的)。最后, 通过独裁者游戏考察被试的亲社

会水平。结果发现, 与娱乐和中性条件的被试相

比, 观看敬畏视频的被试表现得更加慷慨。更重

要的是, 中介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是通过小我来中

介的。后续的研究进一步采用了非言语方法来测

量小我的构念 , 被称之为感知到的自我大小

(perceived self-size), 他们发现经历过敬畏的被试

会使用更小的圆圈、画出更小的图形或签署更小

的“我”来代表自己 , 进而促进积极的社会效应 , 

并且这些起源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发现同样也适用

于集体主义文化(Bai et al., 2017)。总之, 像上述研

究(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所表明的那样, 

小我是一种由对比自我更浩瀚的刺激物的感知所

导致的自我渺小、减弱且无足轻重的感觉(Tyson 

et al., 2022)。实证证据也初步证实了小我感在敬

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然而, 随着研究深入, 研究者发现在回答一

些问题时“小我”的解释力存在不足。问题之一在

于, 敬畏具有变革性(transformative)能力, 它让人

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启动了一个改变

的过程(Chirico & Yaden, 2018; Keltner & Haidt, 

2003; Maslow, 1962; Stellar et al., 2017)。Keltner

和 Haidt (2003)指出, 敬畏可以改变人, 重新定位

人们的目标和价值观, 引发敬畏的事件可能是个

人成长和改变最迅速、最有力方法之一。其他定

性和理论工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他们认为敬畏

为个体提供了反思自己人生并重新评估自我价值

的机会(Bonner & Friedman, 2011)。总之, 敬畏的

体验可能会促使人们开放地探索外部世界并思考

更深层次的问题(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 

Coffey et al., 2019)。简而言之, 就是成长。但这些

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实际上如何展开, 又将怎样影

响敬畏的亲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不能被小我机制

强调的注意力转移所解释(Perlin & Li, 2020)。换

言之, 如果自我减弱并感到无足轻重, 是什么驱

使个体进行反思并发起变革追求呢？对此, 小我

的中介作用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更广泛地说 , 

敬畏的自我渺小效应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批评

(Perlin & Li, 2020)。首先, 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的

关注并不是互斥的。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

并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人身上, 反之亦然。

其次 , 关注他人不一定会增加有利于他人的动

机。第三, 与以上的论点类似, 小我不能解释敬畏

的变革能力。如果可以的话 , 正如 Tyson 等人

(2022)得出的结论, 小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

我的心理扩张, 而非缩小”。 

3.2  真我假说 

针对“小我”的不足, 研究者们提出了真我假

说, 他们认为由敬畏引发的真实自我可能是实现

自我转变、个人成长和心理成熟的关键(Jiang & 

Sedikides, 2022)。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被定义

为一个人与真实或真正的自我相一致的感知, 即

一 个 人 的 自 我 是 真 实 的 或 不 加 修 饰 的 感 觉

(Sedikides et al., 2019)。该假说指出, 敬畏激发了

个体对真实自我的追求, 真我会提醒个体他们的

关键价值得到了维护, 并激励他们采取相应的行

为, 如关注他人利益的行为(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具体而言, 敬畏体验

有助于促进自我超越, 将个体的注意力从日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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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琐事转向更大的精神存在 (Chirico & Yaden, 

2018; Jiang et al., 2018; Yaden et al., 2017); 这提

供了一种自我疏离或角色疏离的机会, 使个体得

以与自己保持心理距离 , 从而为反思留下空间 , 

最终促进了对真我的追求 (Emmerich & Rigotti, 

2017; Kross & Ayduk, 2017)。对真实自我的追求

可能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探索的过程体现成长。

一些研究者推测敬畏会激励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寻

求, 其中包括了对真实自我的寻求(Danvers et al., 

2016)。Perlin 和 Li (2020)认为这种对意义和真实

自我的寻求实际反映了一种深入的自我探索和改

变的过程, 并进一步认为当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和

探索时, 注意力被引向自我的更深层、更核心的

部分。也就是说, 对个人感到有价值和重要的东

西进行探索。因此, 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追求

可能迫使我们重新探索和评估最深切的个人目标

与关键价值 , 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

西”, 由此实现自我成长与转变。通过强调个人的

关键价值并激励人们采取相应的行为 (Erickson, 

1995;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 对真实自我的追求继而影响了两种亲社会

行为：一方面, 促进了一般的亲社会性, 即旨在造

福他人或集体的行为。因为, 这被认为与人们的

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有广泛的联系。事实上, 真

实性被发现与关心他人利益正面相关 (Koltko- 

Rivera, 2006; Lenton et al., 2013)。而另一方面, 阻

碍了不真实的亲社会性, 即有利于他人或集体但

违背真实自我的行为, 例如写一封违背自己对候

选者真实看法的推荐信 (Schmader & Sedikides, 

2018; Sedikides et al., 2019)。这是因为, 提醒个体

其真实自我就会让他们不愿意以与之抵触的方式

行动。 

真我假说的基本观点得到了初步的实证支

持。在相关研究中 , Jiang 和 Sedikides (2022, 

study14)检验了真我在敬畏和两类亲社会行为之

间起到的作用, 发现在两种亲社会行为中, 真实

自我追求的中介效应均是显著的, 由敬畏引发的

真实自我追求导致了一般亲社会性的增加和不真

实亲社会性的减少。上述发现也在实验室环境中

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研究者使用回忆任务来操纵

敬畏, 结果发现真我追求中介了敬畏对一般亲社

会性的影响(Jiang & Sedikides, 2022, study11)。此

外, 由敬畏操纵引发的真实自我追求还可以削弱

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在后续研究中, 研究者继续

采用相同的方法操纵敬畏感并测量真实自我追

求。他们还测量了不真实的亲社会性, 向被试展

示了一个两难故事, 并要求他们尽可能生动地想

象自己是主角。在故事中, 陈某的主管向他求助, 

以获得区域经理晋升评估中其他候选人的材料。

在这里, 帮助行为违反了陈某内心深处所看重的

公正原则, 但拒绝帮助则会对他在公司中的职业

发展造成伤害。随后, 测量被试的帮助倾向以得

到一个不真实的亲社会指数。结果发现, 由敬畏

引发的真实自我追求减少了不真实的亲社会性

(Jiang & Sedikides, 2022, study12)。 

3.3  “大二”视角下的小我与真我整合机制 

小我假说和真我假说分别从注意和成长的角

度对敬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给出了不同

的答案。那么, 在敬畏促进亲社会性的过程中二

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当前研究假说似乎可以在

“大二”框架下进行完善与整合, 基于“大二”框架, 

敬畏将通过小我与真我的平行中介同时在自我的

不同维度上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大二”, 即能动(agency)与共生(communion), 

有助于整合小我与真我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起

到的作用。能动意为个体通过权力、控制等方式

追求自身的独立; 共生意为个体通过关爱、交流

等方式融入社会和群体(Abele et al., 2016)。基于

进化的视角, 能动和共生抓住了人类生活中所面

临的两个核心挑战：追求个人目标和属于社会群

体(Azoulay et al., 2022; Hogan, 1982)。能动与共生

维度已被证实可以为分析人格、社会认知、价值

观和动机等领域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 (Abele & 

Wojciszke, 2014; Fiske et al., 2007; Paulhus & John, 

1998)。重要的是, 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 能

动与共生已经被证明可以映射到自我之上。对自

我描述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 它们可以被可靠地

归类于能动与共生这两个维度之上 (Abele & 

Bruckmüller, 2013; Diehl et al., 2004; Uchronski, 

2008)。这表明能动和共生是自我的基本维度, 并

可以在个体的自我表征中被有意识地使用(Diehl 

et al., 2004)。理论及实证研究指出, 小我属于共生

维度, 它反映了人类面临着的第一个挑战(属于社

会群体)在自我中的解决; 真我则是一种自主的、

自我决定的自我, 属于能动维度, 它反映了人类

面临着的第二个挑战(追求个人目标)在自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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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 

小我通常被表征为一种亲和性、顺从性的自

我, 属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维度(Diehl et al., 2004; 

Stell, 2018)。从理论起源上看, 小我的提出基于敬

畏的适应性与功能性取向(Bai et al., 2017; Keltner 

& Haidt, 2003)。该取向认为敬畏最初可能是作为

一种对强大的、高地位的他人的尊敬性反应而出

现的, 而后逐渐拓展到其他具有浩瀚性特点的刺

激上(Keltner & Haidt, 2003)。在这种反应中涉及

到将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服从于强大的领导者的倾

向, 这具有适应性的意义, 因为它通过非暴力手

段构建了一种集体等级制度, 对人类的生存很重

要(Fiske, 1991; Keltner & Haidt, 1999)。小我研究

认为上述理论特征的核心在于由敬畏诱发的小我

感(Bai et al., 2017)。在敬畏体验中, 与浩瀚性的刺

激物的接触伴随着一种自我在比较中被减弱的感

知 , 使体验者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小我”, 促进个

体面向他人并融入集体(Stellar et al., 2017)。根据

其理论提出 , 这种自我表征被认为是一种亲和

性、顺从性的自我, 因而属于自我概念的共生维

度。一些其他证据也支持小我可以被归类为敬畏

对自我共生维度的作用 (Bai et al., 2017; Diehl 

et al., 2004; Perlin & Li, 2020)。例如, Diehl等(2004)

根据以往测量能动与共生维度的量表总结出一份

可用于编码自我特征的词汇清单, 在该清单中反

映小我的“服从的”“谦逊的”等形容词被认为是共

生维度的典型代表。可见, 小我是一种共生性的

自我表征。 

真我通常被认为是独特的、自我决定的, 因

此属于自我的能动维度(Maslow, 1962)。从理论起

源上看, 真我假说的提出试图解释一个小我假说

难以解释的问题 , 即敬畏具有的变革能力 (Jiang 

& Sedikides, 2022)。真我假说认为, 通过激励真实

自我, 敬畏可以影响人们的关键目标和价值, 并

由此促进自我的成长和改变 (Danvers & Shiota, 

2017; Nelson-Coffey et al., 2019)。成长和改变被视

为自我能动维度的重要方面(Bakan, 1966)。此外, 

当个体得以成为他真正的自我, 感到自己是活动

和感知的创造性中心, 就更有自我决定权、更具

能动性并比其他时候更具有“自由意志” (Maslow, 

1962)。该观点强调了由敬畏激发的真实自我具有

的独特性和自我决定性, 表明真我应当被归类为

一种能动的自我表征。实证研究发现, 特质敬畏

与能动呈正相关, 并与个体的从众倾向呈负相关

(Stell, 2018)。对外部压力的遵从往往被认为与真

实性相反(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可见, 

真我是一种能动性的自我表征。 

能动与共生属于自我的两个不同维度, 二者

以一种互动的、相互平衡的、相互促进的方式发

展; 那些平衡地整合了能动和共生的个体往往表

现 出 深 刻 的 亲 社 会 动 机 (Frimer et al., 2011; 

Mansfield & McAdams, 1996)。这意味着, 积极敬

畏将在自我的两个基本维度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

径共同促进亲社会性：在共生维度上, 敬畏促进

了小我的产生, 进而导致亲社会行为; 在能动维

度上, 敬畏促进了真我的产生, 进而导致亲社会

行为。初步的实证证据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 发

现小我无法中介敬畏对真实自我追求的影响

(Jiang & Sedikides, 2022)。这一结果表明小我无法

解释真我所发挥的作用, 真我的作用在小我的效

应之外也能得到很好的证实。这从实证上验证了

真我假说的确指出了敬畏通向亲社会性的另一条

路径, 即能动的路径。能动路径将有助于解释敬

畏对一般亲社会性和不真实亲社会性的不同效应, 

特别是对不真实的亲社会性。具体而言, 敬畏对

不真实亲社会性的阻碍作用表明, 如果某种行为

违背了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和关键价值, 尽管这种

行为有利于他人或集体, 个体也不会选择去做。

这反映了由真实自我激发的亲社会行为是一种自

主的、自我决定的而非受控的行为(van den Bosch 

& Taris, 2018)。那么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一定不是

仅仅基于自我渺小感和对他人的注意力转移; 相

反, 通过诱发真实自我, 这些亲社会效应可能同

时基于一个人对他真正的自己和自己的核心动机

的深化理解(Perlin & Li, 2020)。这同样证明了真

我将通过一条能动的路径将敬畏与亲社会行为相

联系。因此, 积极敬畏将在自我的能动维度(通过

真我的中介)和共生维度(通过小我的中介)上通过

两条平行的路径共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为什么基于威胁的敬畏会对亲社会性产生两

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大二”框架同样有助于理解

背后的机制。与积极的敬畏类似, 在共生维度上, 

消极敬畏将通过小我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Piff 

et al., 2015)。具体来说, 威胁的敬畏同样由一个被

评价为巨大的刺激物诱发(Shiota et al., 2007), 它

被认为可以促进小我感, 提高对他人的关注(P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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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5), 这将导致更高的亲社会性。然而, 与

积极敬畏的不同之处在于, 在能动维度上, 基于

威胁的敬畏将导致无力感的增加或效能感的降低

(能动的反面 ), 并因此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具体而言, 当试图适应一个巨大

的、有威胁的刺激时, 基于威胁的敬畏会伴随着

恐惧感 (Chaudhury et al., 2022; Gordon et al., 

2017)。恐惧与较低的控制感有关(Keltner et al., 

2003), 这种感觉导致了无力感的增强 (Gordon 

et al., 2017), 降低了个人对其行动效能的感知

(Briñol et al., 2007)。如果人们觉得他们缺乏足够

的效能来改变现状(即不相信他们采取的措施可

以有效地促进帮助), 他们可能不会追求亲社会行

为(Jin & He, 2018;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因此, 高水平的

威胁敬畏导致个体产生无力感, 进而减少亲社会

行为。 

在能动维度上, 消极敬畏表现出与积极敬畏

不同的功能, 其核心原因在于：这种消极的敬畏

体验以威胁性为主要特征, 会导致控制感和确定

性的减少、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增加和交感神经系

统的唤醒(Gordon et al., 2017)。那么在威胁的背景

下 , 敬畏对自我的影响是更消极和基于恐惧的 , 

自我控制感和确定性的降低最终引发个体的无能

为力感(Gordon et al., 2017), 即降低了个体的能

动取向(Briñol et al., 2007)。因此, 不同于积极敬

畏领域中得到的一致结论, 基于威胁的敬畏对亲

社会行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方面, 通过在共

生维度上促进小我感, 人们希望做出亲社会的行

为; 另一方面 , 由于威胁的存在 , 行动者同时在

能动取向上体验到无力感, 觉得缺乏足够的效力

来做出改变 , 进而抑制了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鉴于这种矛盾性的存在, 消极敬

畏的亲社会效应可能取决于个体对威胁性的感受

和应对。例如, 持有增长论的个体认为威胁和挑

战代表着成长的机会, 在对威胁和挑战的反应中, 

他们对自己完成特定任务时的行动效能表现出更

积极的判断(Martocchio, 1994)。因此, 当遇到诱发

威胁敬畏的刺激物时, 持有增长论(相对于实体论)

的行动者更有可能期望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更

高的效能, 这增加了他们在经历威胁敬畏时的亲

社会行为(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4  小结与展望 

敬畏感是一种复杂的、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大量实证证据显示, 积极敬畏可以促进各种形式

的亲社会行为。至于其中的心理机制, 小我假说

认为, 诱发敬畏体验的浩瀚刺激会导致自我的渺

小感, 推动个体的注意力从自我转移至他人, 进

而促进了亲社会行为; 而真我假说则认为, 敬畏

激发了个体对真实自我的追求, 真我会提醒个体, 

他们的关键价值得到了维护, 并激励他们采取关

注他人利益的行为。小我与真我假说可以在“大

二”框架下整合, 即敬畏在自我的能动维度(真我)

和共生维度(小我)上通过两条平行的路径促进亲

社会行为的产生。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探明情感

对人类社会性的核心作用, 并对开发出促进捐赠

等亲社会行为的有效干预方案具有启发性意义 , 

对于第三次分配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参考价值。

然而, 本领域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需要未来

予以深入考察。 

首先,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敬畏对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虽然大多数研究

都证实了积极敬畏对亲社会性的促进作用, 初步

的证据显示, 在外显和内隐的亲社会测量中都可

靠地发现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Lin et al., 2020; 

Prade & Saroglou, 2016)。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

了不一致的发现 (Joye & Bolderdijk, 2015; Luo 

et al., 2022; Meng & Wang, 2022)。例如, Joye 和

Bolderdijk (2015)发现敬畏没有提高人们帮助受

灾者、捐钱、捐物和献血的意愿。尽管研究者们

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实验中采用的特殊测

量方法的干扰。但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因素会影

响敬畏的亲社会效应, 未来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检

验。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 敬畏的亲社

会研究由传统的积极敬畏领域拓展到带有恐惧色

彩的威胁敬畏。当前, 基于威胁的敬畏与亲社会

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现, 一种认

为与积极敬畏一样, 基于威胁的敬畏也能带来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 然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它导致

了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初步证据发现内隐理论等

因 素在 其 中 起 到调 节 作 用 (Septianto, Seo, & 

Paramita, 2022), 未来研究应更加深入地探索其边

界条件, 发挥威胁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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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对于小我与真我在敬畏与亲社会行为

之间的作用, 需要未来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进

一步丰富与完善。小我研究强调敬畏会减少自我

导向的关注, 进而增加他人导向的关注, 这种注

意转移将自我导向的关注与他人导向的关注对立

了起来(Perlin & Li, 2020)。然而, 人类是在合作

的、相互依赖的环境中进化的, 在这种环境中, 关

注自我和关注他人是无法分离的, 它们密切地交

织在一起(Over, 2016)。人类的关注点不仅包括“我

−关注” (对自我福祉的自私关注)和“你−关注” (对

他人的亲社会关注), 还包括“我们−关注”, 即对

相互依赖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的集体关注

(Tomasello, 2016, 2019)。因此, 敬畏可能通过将

“我−关注”转移至“我们−关注”促进亲社会行为。

那么, 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需要未来的理论与实

证研究予以进一步考察。对于真我研究需要关注

的是, 真实自我往往包含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成分, 

有好的、社会期望的部分和坏的、违背社会期望

的部分(Jongman-Sereno & Leary, 2019), 那么敬

畏如何通过真我来促进亲社会行为呢？从动机转

变的角度来理解真实自我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

题。敬畏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动机转变, 研究发

现敬畏促进了对个体目标层级中的高层次动机的

关注 , 并减弱了对低层次动机的关注(Bai et al., 

2021; Shiota et al., 2007;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因为人们的社会理想动机往往比不理想动

机在目标层级中更重要、更优先, 所以通过促进

目标层级中的高层次动机, 敬畏激励了对真实自

我中好的、社会期待的部分的追求, 最终导致了

亲社会行为。该观点在动机的层面上细化了真我

在敬畏的亲社会效应中发挥的作用, 但还需要未

来实证研究予以深入考察。更值得关注的是, “大

二”框架下的理论认为 , 平衡地整合了能动和共

生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深刻的亲社会动机; 敬畏在

自我的共生维度和能动维度上通过小我与真我的

平行中介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这一观点能否

经得起检验, 需要未来研究予以充分考察。 

第三, 该领域研究对未来开发出更多促进捐

赠等亲社会行为的有效干预方案具有启发意义。

目前, 已有学者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敬畏之行”

的干预(Sturm et al., 2022)。该干预为期 8 周, 每周

进行 15 分钟的户外散步, 通过引导被试努力挖掘

出在散步中体验到的惊奇感受, 并尽量每周更换

一个新地点来培养敬畏感。研究显示, “敬畏之行”

有助于“小我”的体验, 并促进了更多的亲社会积

极情绪。更为重要的是, 除了在散步过程中产生

瞬间的情绪体验变化之外, 这种干预措施的效果

甚至拓展到了干预的背景之外, 鼓励了日常生活

中的共情等亲社会情感。这一发现对于塑造日常

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此

外, 虚拟现实技术(Chirico & Gaggioli, 2019)也被

证明是促进敬畏的一种手段。该技术能够在虚拟

的环境中产生存在感, 这种特殊体验能够增加敬

畏的强度, 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其他的证据显

示 , 正念训练或每日日记可能是有效的干预措

施。例如, Waller 等人(2021)发现, 进行正念呼吸

练习可以增加敬畏的感觉。每日日记法可能也是

一个简单有效的干预方式, 该方法有望通过向被

试介绍敬畏的定义并指导其完成每日敬畏日记描

述当天经历的敬畏体验来增加敬畏情绪(Bai et al., 

2017)。除了对敬畏本身进行干预外, 针对敬畏引

发小我与真我的转变进而促进亲社会性的核心机

制, 开发出以自我转变为核心的干预方案应该是

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真我的心理机制表明, 

如果想要使亲社会行为得到最有效的实施, 它需

要符合一个人的真实自我(Schmader & Sedikides, 

2018)。因此, 慈善组织可能需要分析其潜在捐赠

者的真实自我追求并据此定制他们的慈善活动 , 

使其与潜在捐赠者的真实自我追求相交, 或部分

满足其追求(Jiang & Sedikides, 2022)。此外, 自然

灾害是威胁敬畏的重要诱因, 在这些灾害中产生

了巨大的受助需求, 一个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定制

高建构水平的慈善广告。研究发现向被试呈现强

调“为什么”的广告时, 经历威胁敬畏的被试将报

告出更高的捐赠意向(Septianto, Nasution, et al., 

2022)。总之, 该领域干预方案的开发将有助于充

分利用敬畏对捐赠等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 从

而为推进以慈善捐赠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战略提

供科学的心理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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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s prosocial effec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mall self 
 and the authentic self 

ZHAO Yue, HU Xiaoyong, MA Jiaxin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we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vast stimuli that challenge the current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quire a new schema to accommodate. A large body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at awe 

engenders various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Regard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implicated, the 

small-self hypothesis posits that the vastness of stimuli that evokes awe elicits feelings of self-smallness, 

which diverts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self and towards others,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 authentic-self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we helps to facilitate a shift in the individual's 

attention from regular mundane concerns to a larger spiritual presence, which stimulates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his or her authentic self, thus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ese research hypotheses can be 

integrated within the “Big Two” framework, which suggests that awe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two parallel paths in the dimension of agency (authentic self) and communion (small self).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social effects of awe and, on this 

basis, develop efficacious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 such as don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rategy. 

Keywords: awe, prosociality, small self, authentic self 


